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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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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塑料垃圾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 海洋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本文系统总结了国内

外塑料污染的研究历程与现状, 发现直接或者间接来源的微塑料在环境中广泛积累, 呈全球化分布趋

势; 重点探讨了我国微塑料的来源、分布以及污染形势和生态影响, 发现我国微塑料污染形势严峻, 覆

盖范围广泛, 甚至涉及食品安全领域。塑料的生物降解是受到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文通过对微塑

料的生物降解途径的归纳, 总结了塑料降解的过程、生物种类以及相关的降解酶等, 以期为海洋微塑

料污染的治理提供启示。目前微塑料污染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但对海洋环境中微塑料的鉴

定以及污染物消除技术等研究极少, 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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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有机合成高分子

聚合材料, 以其价格低廉、质量轻、使用方便等特点

而被广泛应用。常见的不可降解塑料种类繁多, 主要

成分包括聚丙烯(PP)、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

聚苯乙烯(PS)以及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

(ABS)等。随着近几十年的使用消耗, 特别是不可降

解塑料的消耗, 诸多不良效应也随之而来。据统计, 

2013 年全球消费塑料制品高达 3 亿吨[1]。中国是世

界上较大的塑料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 每年大

约产生近 200万吨废弃塑料[2]。塑料作为垃圾的重要

组成部分 , 造成的危害几乎无处不在 , 不仅对生态

环境造成污染, 甚至危及人类健康。 

每年约有 10%的塑料垃圾,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

海洋 , 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威胁 , 而且这一数

量级还在不断增长[3]。剩余的塑料则通过回收、焚烧、

填埋、丢弃等途径污染陆地环境[4]。不管是留在陆地

还是进入海洋, 部分塑料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最终

变成小型塑料, 直至微塑料。微塑料的概念最早是由

Thompson在 2004年提出, 是指直径小于 5 mm的纤

维、颗粒、碎片等[5-6] 。微塑料污染无处不在, 除了

我们所熟悉的内地河流、沿海, 微塑料还广泛存在于

高原湖泊、大洋深海中, 甚至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的食品、化妆品中, 微塑料污染已经演变为全球性问

题[7-8]。微塑料污染所导致的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及其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海洋

微塑料逐渐成为全球学者研究的热点, 针对微塑料

在海洋环境中的分布、对海洋生物群落与生态环境

影响及其降解治理等的研究迫在眉睫[9-10]。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微塑料污染的研究历

程与现状, 探讨了海洋微塑料的来源、分布、污染现

状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归纳了微塑料的相关生物

降解研究, 以期为海洋微塑料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研究提供基础, 为海洋微塑料污染的治理提供启示。 

1  国外微塑料的研究历程 

自 20世纪 20年代, 研究人员就开始了对海洋塑

料的关注[11]。Thompson 等[6]最早提出“微塑料”一词, 

但研究人员对其定义有不同的解释: 目前普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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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粒径小于５mm 的塑料碎片 [6, 12-13]; 另一种则

认为碎片小于 1 mm的为微塑料[14]。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 , 海洋微塑料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 , 如进行了

微塑料附着的微生物和硅藻群落种类等的研究。此后, 

人们研究了微塑料颗粒的形成、分布、浓度以及存在

形式, 探讨了微塑料吸附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以及缓解问题的方法。直到 2001

年, 研究发现北太平洋海域水体中微塑料颗粒的浓度

高达 109粒/m3, 微塑料问题才开始受到各国的普遍关

注[15]。此后研究人员将微塑料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塑料

垃圾附着的微生物群落以及潜在的生态学效应上[16]。 

2001 年-2004 年大洋塑料垃圾带的发现让海洋

塑料污染又重新引发热议。今天, 海洋塑料污染已经

演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环境问题[17]。迄今为止, 在太平

洋[15, 18-19]、印度洋[20]、大西洋[21]、极地[22-23]和深海[24-25]

都发现了塑料垃圾的存在。部分塑料经过物理、化

学和生物过程造成分裂和体积减小形成显微塑料碎

片。Browne等[14] 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 18个地点的

海岸线都受到了海洋微塑料的污染, 涉及从赤道到

极地的 6 个大陆。人们已经在非洲, 亚洲, 东南亚, 

印度 , 南非 , 北美和欧洲发现了大量的微塑料颗粒

物[26]。除海洋外, 人们在河口区[27]、河流[12, 28]、海

峡[29]、内陆湖泊[30-31]、城市郊区[12]和其他地点[32]也都

发现了微塑料的踪迹。由此可见, 微塑料的影响范围

越来越广泛, 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微

塑料不仅影响藻类的光合作用[33], 引起水生生物消化

系统[34]、呼吸系统[35]的物理损伤; 还会吸附环境中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36]和有机重金属[37]、释放自身携带或

吸附有毒物质, 引起更严重的化学毒理伤害[5, 38-40]。 

微塑料已经成为生物群体的一种新型栖息地。 

Zettler 等[41]根据北大西洋塑料垃圾的研究, 提出了

“塑料圈”的概念。“塑料圈”指塑料基质和塑料垃圾存

在异养生物、自养生物和共生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

的组合[41]。在风浪和海流的作用下, 塑料圈携带的入

侵物种、有害藻类、有毒病原微生物和吸附的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有机重金属离子迁移并释放到新的

环境中。不同的塑料圈对其所处的生态系统有着不

同的影响 [42], 塑料圈的提出让人们认识到微塑料污

染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复杂性。 

2  我国微塑料污染现状 

2.1  微塑料污染形势 

虽然塑料材料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 

但“塑性时代”却带来了新问题: 塑料在环境中的积

累[11]。在海洋环境中广泛存在、积累的纳米尺度微

塑料碎屑最大浓度可达 105粒/m3[43]。近年来微塑料

已从近海走向远洋, 甚至进入深海[24]。塑料污染无处

不在 , 大到海洋的哺乳动物 [44-47], 甚至是作为食物

链顶端消费者的人[43, 48-50], 小到显微镜下的单胞藻

类[51-52]、桡足类[53]; 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近海

沿岸[24], 到位置偏远、人迹罕至的高原湖泊[7]、极地地

区[22-23]; 再到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54-55]、

化妆品[8]中, 都发现了塑料的踪迹。 

同样, 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微塑料污染形势。2016

年,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指

出我国 41 个海域的海面漂浮垃圾和海滩垃圾中, 塑

料垃圾的比例在 70%以上, 约 80%来自陆地[56]。这

些海域的时空跨度非常大, 从 2011年到 2015年, 涵

盖从北到南的中国四大海。除海洋污染外, 内陆水域

的微塑料污染也越来越突出。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南

方水系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微塑料的污染。甚至连

素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人类活动非常有限的青藏

高原, 其 7个湖泊采样点中有 6个检测到了微塑料[7]。

环境中积累的微塑料进入食物链 , 危及食品安全 , 

目前已在啤酒、蜂蜜、食盐和贝类等多种食品中检

测到了微塑料的存在[54-55, 57]。 

可见, 微塑料不仅影响了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

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 还通过食物链传递和富集 , 

危及人类安全健康。越来越多微塑料污染的报道表

明, 全面系统地了解和研究微塑料污染在我国海洋

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时空分布规律已迫在眉睫。 

2.2  中国沿海地区微塑料污染状况 

微塑料是积累在环境中的塑料碎屑的小碎片[58]。

世界各地几乎每个海洋栖息地都发现了微塑料[10]。

虽然中国关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研究刚刚起步, 但

是取得了较为全面的数据。目前, 微塑料的污染调查

范围涵盖了我国四大领海[59-64]以及香港[65-67]、台湾

地区[68-69]; 调查种类包括海洋漂浮垃圾、海洋海底垃

圾和海洋海岸垃圾以及塑料颗粒吸附 POPs 的污染

状况[61, 65, 70]。调查表明我国从北到南的邻近海域已

普遍受到微塑料污染(表 1): 北达秦皇岛渤海边和大

连黄海边[61], 中到东海海域[64], 南抵南海北部沿海[59]; 

从海岸滩涂到地表海水再到海底沉积物[60-61, 63, 70]也

均发现了微塑料的污染。同时, 孙承君等[71]根据相关

文献整理了我国 2011 年-2015 年我国近海海底垃圾

中塑料垃圾的比例, 发现海底垃圾中塑料垃圾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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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逐年升高, 由 2011 年的 57%上升到 2015 年的

87%。海底塑料垃圾的不断增长, 将加剧塑料污染对

海洋生态的影响。另外, 研究人员分别对 2008 年与

2017年香港地区海边的泳滩和后海湾、吐露港、青

衣、维多利亚港的地表水及沉积物中塑料污染情况

和塑料颗粒吸附 POPs 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

现香港地区是塑料污染的热点地区, 高于国际平均

值 [65-67]。台湾地区的微塑料污染主要集中在台湾北

部区域, 研究表明微塑料颗粒尺寸与数量之间呈负

相关[68-69]。 

可见, 中国沿海地区普遍受到海洋微塑料的污

染, 总结为以下特征: (1)空间分布: 微塑料空间分布

广泛 , 遍布中国所有海域及沿海区域; 垂直分布范

围广, 从海滩、表层海水到海底沉积物都有涉及, 遍

布整个海洋栖息地。(2)丰度: 中国近海地区的微塑料

丰度普遍较高, 部分海域超出了国际平均水平。(3)组

成: 微塑料组成多样 , 其中聚乙烯与聚丙烯的比重

最大。 

2.3  中国陆地微塑料污染状况 

相对于海洋微塑料的研究, 淡水系统中微塑料

的研究较少[31]。中国淡水微塑料的水平几乎未知[64]。

由于河流和污水已被确定为海洋微塑料来源的主要

途径, 内陆水域的微塑料污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30]。Zhao等[60, 64, 72]研究了长江口水域、椒江、

瓯江、闽江水体以及陆地区域生态系统中微塑料的

污染状况(表 1); Zhang 等[7, 73-74] 调查了三峡水库、

其支流湘西河回水区以及西藏北部西陵盆地四个湖

泊的湖岸沉积物中微塑料的发生情况和分布特征 ; 

王元元等[75]研究了青岛胶州湾河口沉积物中的微塑

料污染情况, 从墨水河、白沙河和大沽河三个站点沉

积物样品中提取和分析了典型微塑料颗粒。 

 
表 1  我国沿海与陆地微塑料的数量与分布 
Tab. 1  Microplastic content in some regions in China 

调查区域 微塑料(MPs)数量/(粒/m2) 时间/(年/月) 参考文献 

三峡水库支流湘西河 5.5×10–2~34.2 2015/4, 7, 10; 2016/1 Zhang等[74] 

长江主流河道及支流 3.5~13.6; 0. 2~11.9 2014/9 Zhang等[73] 

西藏北部湖泊 8±14~563±1219 2015/5, 6 Zhang等[7] 

台湾北部沿海及沙滩 ~10970 2015/6, 8 Kunz等[69] 

长江口 4137.3±2461.5 2013/7 

东海近岸区 0.167±0.138/ 2013/8 
Zhao等[64] 

广东珠海 ~132 Zhou等[59] 

广西北海 ~11 
2014/4, 5 

Zhao等[60] 

吐露港、维多利亚港 0.51~28 
2015/6 
2016/3 

Tsang等[67] 
香港地区 

海水 5595 2014/7, 9 Fok等[66] 

 
陆地水域微塑料污染主要特点总结为: (1)陆地水

域生态系统的微塑料污染形势严峻, 从东部沿海河口

到西部高原, 微塑料广泛分布; (2)河口区微塑料研究

相对较多, 水库成为微塑料污染的主要区域; (3)陆地

水域微塑料组成与海洋微塑料组成基本相同, 主要包

括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等。但是, 相

对海洋微塑料污染研究而言, 陆地水域微塑料研究仍

比较少; 且陆地水域微塑料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方面, 

评价微塑料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近乎空白。 

2.4  微塑料的来源和去向 

微塑料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1)初生微塑料: 直

接进入环境中的粒径小于 5 mm的塑料产品; (2)次生

微塑料: 源自较大的塑料碎片, 经过物理、化学和生

物过程造成分裂和体积减小而成[26]。 

目前普遍认为海洋微塑料的来源主要归于次生

微塑料, 但并未意识到微塑料潜在来源-初生微塑料

正广泛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家用洗衣机

洗涤纤维衣服产生的废水 , 到日用护理化妆品 , 再

到以微塑料作为载体的药物, 以及工业生产所涉及

的钻井液和空气爆破介质, 甚至是某些农药产品如

驱虫剂等, 都涉及到了微塑料[14, 76-82]。总的来说, 初

生微塑料主要是指特定工厂或者家用产品直接产生

的微观尺寸的塑料(直径通常为 2~5 mm)。 

次生微塑料的产生可以看成是在多种环境因素

与聚合物性质综合作用下, 降低大塑料碎片结构的

完整性, 形成微塑料的过程。暴露在阳光下的大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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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 由于强紫外线, 强氧化以及波浪、湍流引起的

物理磨损, 变脆、变黄, 形成裂纹, 变成了较小尺寸

的微塑料[13, 36, 76, 83]。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碎片淹

没在地表水或深层环境中, 低温和弱紫外线导致分

解缓慢; 但分解仍在持续 , 直到微塑料的尺寸变得

更小[76]。微塑料的增加, 导致了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

丰度增加, 增加了其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无论是初生微塑料还是次生微塑料, 均可通过

海上活动或陆上活动等不同途径进入到海洋环境

中。如人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及洗涤纤维服装产生

的微塑料, 可以通过工业或生活排水系统进入水生

环境 , 即使含有微塑料的水体经过污水处理厂 , 但

由于其密度、尺寸和丰度等原因, 仍会大量存在于水

体中, 最终通过径流进入海洋环境[76, 84]。微塑料还会

通过暴风雨、下水道、风和水流等直接进入海洋环

境 [84-85]。污泥也可能是微塑料污染的另一个来源 , 

因为它比输送到生态系统的水流含有更多的微塑

料[86-87]。此外, 微塑料还可以通过浮游动物的粪便进

入海洋 [88], 暴露在微塑料环境中的生物体容易摄食

微塑料, 通过肠道的微塑料被包裹在粪便中随后排

出, 排泄后粪便可能被更大的桡足类摄入。而且, 微

塑料的尺寸(<5 mm)和相关的低密度有助于通过水

流进行远距离的传输和广泛分布。综上所述, 微塑料

最终的去向是海洋环境: 或在海洋水体环境中积累, 

或沉积在海床沉积物中, 或被生物体摄取以及在食

物链中传递富集。 

2.5  微塑料的影响 

水体环境中大量积累的微塑料可能导致复杂的

生态问题。由于微塑料颗粒的颜色、密度、形状、

大小、电荷和丰度等因素与环境及生物的作用, 加大

了人们对微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动态和影响的认知

困难[43, 89]。传统的塑料污染包括占用土地空间、视

觉污染、污染空气、污染水体、造成火灾隐患、滋

生细菌和引起疾病; 在水体环境中还会影响航运安

全以及缠绕生物、限制运动和摄食等。但是淡水和

海洋环境中的微塑料的有害影响远不止于此。水体

环境中微塑料丰度的增加必然导致生物利用度的增

加 , 随着微塑料摄入率的增加 , 生物易将微塑料颗

粒误认为食物摄入体内。微塑料被海洋生物摄入时

会造成化学和物理伤害 , 导致机械效应: 如作为聚

合物附着在外表面, 从而阻碍流动性和堵塞消化道; 

也能导致化学效应: 如炎症、肝脏应激、生长下降

等[90]。当微塑料被食物链中的低营养级生物摄取后, 

会沿着食物链富集并传递到较高营养级生物, 甚至

影响到人类安全健康。此外, 一些微塑料颗粒从海

水中吸收的或者自身含有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多溴

代二苯醚等)随着其在食物链中的传递释放到生物

体内 [91-92]。已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具有从水环境中吸

收痕量重金属的能力, 这些物质可能会沿食物链运

输, 被海洋生物体摄取并侵入到组织中[48]。 

微塑料除了对海洋或淡水系统的生物造成物理

化学伤害外, 还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发展。人类利用海洋获得食物或其他制品已有上千

年的历史 , 作为食物的来源 , 需警惕微塑料可能造

成的危害。研究发现, 进入餐桌的某些鱼类含有不同

数量级的塑料, 地中海地区约有 18%的顶级食肉动

物 , 如剑鱼 (Xiphias gladius), 蓝鳍金枪鱼 (Thunnus 

thymus)和长鳍金枪鱼(Thunus alalunga)受到不同程

度的微塑料污染[91]。非生物海产品中存在的微塑料

也可能导致海产品的污染并潜在转移给人类。Yang

等[54]证明了食盐也受到微塑料的污染。而且, 随着微

塑料携带的有毒物质的富集和转移, 最终会影响到

人类的健康和生存[90, 92]。 

3  微塑料的生物降解 

全球每年塑料产量标准已超过 3亿吨[1]。世界各

地的塑料生产、使用和丢弃, 使它正以每年 4 000万

吨的速度在环境中大量积累[93]。塑料废弃物已成为

目前最严重的固体废物污染问题。目前针对“白色污

染”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仅停留在传统

方法, 如堆积、填埋、焚烧以及回收利用等, 但这几

种处理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二次污染, 尤

其是塑料垃圾的不可降解性, 可对生态环境产生难

以估量的影响。如何处理好塑料垃圾已成为环保的

最大课题 [4], 对聚烯烃类塑料生物降解的研究可为

解决白色污染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3.1  微生物的降解 

生物降解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 一定的时间内

环境中的高分子塑料在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的共同

作用下 , 高分子的主链发生断裂 , 分子质量逐渐变

小, 通过细菌、霉菌、藻类等微生物发生酶解、水解

或者两者协同作用等, 最终成为微生物能够利用的

单体或代谢为 CO2和 H2O
[4]。 

3.1.1  聚烯烃类塑料的降解 

聚烯烃类的塑料, 由于其分子质量大、疏水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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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面能低等因素, 导致其降解过程复杂且降解

进度非常缓慢[94]。根据聚烯烃类塑料的分子特性、

结构特征以及微生物降解机制, 需要对塑料进行预

处理。预处理方法主要包括: UV辐射(光氧化)、热氧

化和化学氧化[95-99]。预处理后塑料长链变成短小的

支链、分子质量减小、亲水性强、表面能增强, 易于

被微生物吸附、生长和分解利用。 

目前对聚烯烃类塑料研究最多、机理比较清晰

的是聚乙烯。生物降解聚乙烯过程中主要包含两种

降解方式 : 氧化式生物降解 (Oxo-biodegradation)和

水合式生物降解(Hydro-biodegradation)[100]。两种聚

乙烯的生物降解均可分为 4个过程: 1、生物吸附、侵

蚀塑料基质; 2、经过生物氧化或酶水解的作用, 长链

变成短链; 3、短链的聚合键断裂, 形成脂肪酸; 4、微

生物消耗脂肪酸 , 产生 CO2 和 H2O[101-102]。此外 , 

生物降解聚乙烯过程中发现了四种关键的氧化步

骤 , 即末端氧化、两端氧化、次末端氧化、末端

过氧化 [103-108]。  

3.1.2  聚酯类塑料的降解 

常见的可生物降解的聚酯类塑料主要来源有两

种: 天然生物质和石油基。天然生物质一般是对淀

粉、纤维素、甲壳素等原料进行改良或者由微生物

分泌、植物贮存后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 如构成可再

生合成塑料的聚羟基脂肪酸酯(PHA)、聚乳酸(PLA)

等。石油基是指由不可再生的石油原料合成的脂肪

族聚酯塑料, 主要包括聚己内酯(PCL)、聚琥珀酸丁

二醇酯(PBS)、聚乙烯醇(PVA)等[108]。聚酯类塑料的

生物降解过程与聚烯烃类塑料的生物降解大体相同, 

均是有机体被微生物侵蚀、破坏和吸收利用的过程。

由于可降解聚酯类塑料本身的独特性质, 微生物更易

于吸附在有机体上, 随后微生物分泌的降解酶附着于

塑料底物上催化其水解成为寡聚体二聚物和单体, 最

终水解产物由微生物转化为 CO2和 H2O
[109-110]。 

3.1.3  可降解微塑料的微生物种类 

微塑料的生物降解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生物物

理沉降和生物化学降解。生物物理沉降是指浮游生

物物吞噬或者吸附海水中的微塑料, 通过重力作用

沉降到海底中, 或迁移到其他区域。例如在海洋食物

网中扮演重要生态角色的箭虫、桡足类中的哲水蚤

(Neocalanus cristatus )和磷虾(Euphausia pacifia)[111], 

误将海水中的微塑料作为食物吞噬; 澳大利亚大堡

礁附近的近海珊瑚每小时可消耗高达~50 μg/m2的微

塑料 [32]; 浮游硅藻群聚集分泌二氧化硅, 可吸附微

塑料颗粒沉降到海底[112]; Bathochordaeus stygius 幼

虫从周围的水中过滤微塑料颗粒, 然后将微塑料包

裹其粪便颗粒中 , 或者粘贴在其由黏液形成的“房

屋”上, 快速下沉到海底[113]。 

生物化学降解是指附着在微塑料上的微生物与

其发生生物化学作用, 将微塑料基质分解成可被利

用的单体或者 CO2和 H2O。目前已筛选出来降解聚

烯烃类和聚酯类塑料的菌株有几十种。以真菌为主, 

真菌中又以霉菌居多。如降解聚烯烃类微塑料(主要

为聚乙烯)的真菌有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与腐皮

镰孢霉菌 (Fusarium solani), 细菌有蜡样芽孢杆菌

(Bacillus cereus)与玫瑰红球菌(Rhodococcus rhodo-

chrous)等; 来自土壤、海洋、堆肥、活性污泥等环境中

的降解聚酯类微塑料的真菌有草酸青霉菌(Penicillium 

oxalicum)与拟层孔菌 (Fomitopsis pinicola), 细菌有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YB-6(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YB-6)与假单胞菌 DS04-T(Pseudomonas sp．DS04-T)

等[101]。另外, 某些菌类对聚烯烃类和聚酯类塑料均

可降解。例如, 烟曲霉菌(Aspergillus  fumigatus)既

可以降解聚乙烯, 又可以降解 PHA; 假单胞菌属菌

株(Pseudomonas sp.)可降解聚乙烯与 PLA、PHA等。 

3.2  降解塑料的生物酶 

生物降解塑料的关键步骤之一是细菌、霉菌、

藻类等微生物的酶解、水解或两者协同作用。常见

的降解聚乙烯的酶有漆酶(laccase)[114]、锰过氧化物

酶(MnP)[115]、单/双加氧酶[105]、P450 细胞色素氧化

还原酶 [107]、脂肪酸氧化酶类 (酰基肉碱转移酶

等)[116]。可降解聚酯类塑料的酶比较单一, 主要是解

聚酶、几丁质酶、酯酶等[109, 117]。Shirakura等[118]研

究了解聚酶的作用机制, 发现解聚酶具有使环性聚

合物内部键水解的活性, 而且解聚是从羟基端开始

的, 如 PLA 的解聚酶。迄今为止已报道的分离成功

的具有降解 PCL 的酶大多数是酯酶。嗜热菌株 

Streptomyces thermoviolaceus sub sp. 76T-2产生的降

解 PCL 的酶则为几丁质酶 [119]。此外, 刘玲绯等[120]

认为蛋白酶 K具有降解 PLA的能力。 

4  未来的研究与展望 

微塑料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环境问题, 引

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均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缓解。例如 2014 年, 美国等若干国家禁止在化妆品

配方中使用微塑料[8]。中国早在 2007年就下达了“限

塑令”,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污染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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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能彻底的解决塑料污染问题。2016 年, 国家海

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也提出了对我国

海洋及陆地水域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的监管需求[56]。

章海波等 [121]在中国科学院海岸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专题中指出加强我国海洋及海岸环境中微塑料污染

的监管是保护我国渔业资源和滨海生态环境, 服务

国家海洋环境外交的必然要求。可见, 微塑料污染的

解决仍需建立相关海洋政策和完善管理和技术体系, 

加强环境保护和监控力度, 控制和减少微塑料向环

境的输入 ; 还应增强人们的社会环保意识 , 鼓励和

支持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应用等。 

海洋、淡水、沉积物中均发现了相同塑料聚合

物组成的颗粒, 说明微塑料污染问题在时间空间上

的分布相当广泛。但目前关于微塑料调查采样与测

定方法多种多样, 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海水样品、

沉积物和水体中不同粒径大小的微塑料分离方法以

及微塑料颗粒的鉴别, 应根据微塑料的化学组分、颜

色、形状、大小等建立更加完善科学的采样和分析

方法, 发展新的方法[122]。调查过程中, 应建立优化

合理的微塑料监测站位, 为海域水质的时空变化趋

势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123] , 还应充分考虑到塑料用

途和丢弃模式, 提出微塑料调查工作的新主题和新

途径。另外, 相对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研究, 淡水系统

微塑料的分布、组成、丰度以及影响研究仍较少, 应

该加强对水库、偏远地区湖泊的微塑料调查。 

海洋中微塑料的生态风险评估仍处于起步阶段, 

就微塑料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塑料的分布、浓度、

影响 , 微塑料对海洋生物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评价仍较少 [122]。因此 , 应该深入探讨“塑料圈”

在水体中的时空分布、迁移规律、附着生物的时空

变化特点以及海洋微塑料的生物降解等。还应该重

视微塑料及其复合物在食物网中的作用 , 分析微

塑料在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以及整体的毒害作

用 , 阐明在个体、种群、群落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

作用机制 [124]。  

参考文献:  

[1] Plastics Europe[G]. Plastics-the Facts 2014/2015/2016/ 

[EB/OL]. [2016-08-28]. http: //www. Plastics Europe. 

Org/Document/plastics-the-facts-2014.  

[2] Jambeck J R, Geyer R, Wilcox C, et al. Plastic waste 

inputs from lan into the ocean[J]. Science, 2015, 347: 

768-771. 

[3] Thompson R C. Plastic debris in the marine environ-

ment: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J]. Marine Nature 

Conservation in Europe, 2007, 193: 107-115. 

[4] 巢维, 袁兴中, 曾光明. 普通聚烯烃类塑料生物降解

研究进展[J]. 塑料工业, 2005, 33(S1): 24-28. 

Chao Wei, Yuan Xingzhong, Zeng Guangming. Progress 

in Study of Biodegradation of Common Polyolefin Pla-

stics[J]. China Plastics Industry, 2005, 33(S1): 24-28. 

[5] Watts A J R, Urbina M A, Goodhead R, et al. Effect of 

Microplastic on the Gills of the Shore Crab Carcinus 

maena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10): 5364- 5369. 

[6] Thompson R C, Olsen Y, Mitchell R P, et al. Lost at sea: 

where is all the plastic?[J]. Science, 2004, 304(5672): 

838. 

[7] Zhang K, Su J, Xiong X, et al. Microplastic pollution of 

lakeshore sediments from remote lakes in Tibet plateau,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6, 219, 450-455. 

[8] Galloway T S, Lewis C N. Marine microplastics spell 

big problems for future genera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ey of Sciences, 2016, 113(9): 2331- 

2333.  

[9] Leslie H A. Review of Microplastics in Cosmetics[R]. 

Amsterdam: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4: 

1-29. 

[10] Lusher A.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Distribution, Interactions and Effects[J]. Springer Inter-

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245-307. 

[11] Wagner M, Scherer C, Alvarez-Muñoz D, et al. Mi-

croplastics in freshwater ecosystem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J].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014, 26(1): 12-21. 

[12] Smith J A, Hodge J, Kurtz B G, et al. Quantifying mi-

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mohawk river, Eastern New 

York State[R]. In AGU Fall Meeting, 2016. https: //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0650968. 

[13] Barnes D K A, Galgani F, Thompson R C, et al. Accu-

mul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plastic debris in global 

environments[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9, 364(1526): 

1985-1998. 

[14] Browne M A, Crump P, Niven S J, et al. Accumulations 

of microplastic on shorelines worldwide: sources and 

sinks[J]. Computer Aided Optimum Design of Structures 

VIII, 2011, 45 (1989): 9175-9179. 

[15] Moore C J, Moore S L, Leecaster M K, et al. A com-

parison of plastic and plankton in the north Pacific 

central gyre[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01, 42(12): 

1297-1300. 

[16] Harrison J P, Sapp M, Schratzberger M, et al. Intera-

ctions between microorganisms and marine micropla-

stics: A call for research[J]. Marine Technology Society 



 

 Marine Sciences / Vol. 42, No. 3 / 2018 137 

Journal, 2011, 45(2): 12-20. 

[17] Galloway T S, Lewis C N. Marine microplastics spell 

big problems for future genera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9): 2331-2334. 

[18] Eriksen M, Mason S, Wilson S, et al. Microplastic pol-

lution in the surface waters of the Laurentian Great 

Lakes[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3, 77(1-2): 177- 

182. 

[19] Law K L, Morét-Ferguson S E, Goodwin D S, et 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plastic debris in the eastern Pa-

cific Ocean from an 11-year data se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 48(9): 4732-4738. 

[20] Barnes D K A. Natural and plastic flotsam stranding in 

the Indian ocean[J]. Journal of Royal Irish Academy, 

2004, 3(1): 193-205. 

[21] Law K L, Morétferguson S, Maximenko NA , et al. 

Plastic accumula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 subtropical 

gyre[J]. Science, 2010, 329 (5996): 1185-1188. 

[22] Bergmann M, Sandhop N, Schewe I, et al. Observations 

of floating anthropogenic litter in the Barents Sea and 

Fram Strait, Arctic[J]. Polar Biology, 2016, 39(3): 553- 

560. 

[23] Cincinelli A, Scopetani C, Chelazzi D, et al. Micro-

plastic in the surface waters of the Ross Sea (Antar-

ctica): Occurrenc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by 

FTIR[J]. Chemosphere, 2017, 175: 391-400. 

[24] Cauwenberghe L V, Vanreusel A, Mees J, et al. Micro-

plastic pollution in deep-sea sediments[J].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2013, 182(6): 495-499. 

[25] Woodall L C, Sanchezvidal A, Canals M, et al. The 

deep sea is a major sink for microplastic debris[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4, 1(4): 1-8. 

[26] Auta H S, Emenike C U, Fauziah S H. Distribution and 

importance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 sources, fate, effects, and potential so-

lution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7, 102: 165- 

176. 

[27] Sadri S S. Investigation of microplastic debris in marine 

surface waters using different sampling methods[M]. 

Plymouth: Plymouth University , 2015: 9-24. 

[28] Lee H, Shim W J, Kwon J H. Sorption capacity of plas-

tic debris for hydrophobic organic chemicals[J].  Sci-

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71(2): 1545- 

1552. 

[29] Desforges J P, Galbraith M, Dangerfield N, et al.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subsurface 

seawater in the NE Pacific Ocean[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4, 79(1-2): 94-99. 

[30] Fischer E K, Paglialonga L, Czech E, et al. Microp-

lastic pollution in lakes and lake shoreline sediments-A 

case study on Lake Bolsena and Lake Chiusi (central 

Italy)[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6, 213: 648-657. 

[31] Free C M, Jensen O P, Mason S A, et al. High-levels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a large, remote, mountain 

lake[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4, 85(1): 156-163. 

[32] Hall N M, Berry K L E, Rintoul L, et al. Microplastic 

ingestion by scleractinian corals[J]. Marine Biology, 

2015, 162(3): 725-732. 

[33] Bhattacharya P, Lin S, Turner J P, et al. Physical Ad-

sorption of Charged Plastic Nanoparticles Affects Algal 

Photosynthesis[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10, 114(39): 16556-16561. 

[34] Besseling E, Foekema E M, Van Franeker J A, et al. 

Microplastic in a macro filter feeder: Humpback whale 

Megaptera novaeangliae[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5(1): 248-252. 

[35] Ward J E, Kach D J. Marine aggregates facilitate inge-

stion of nanoparticles by suspension-feeding bivalves[J].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09, 68(3): 137-142. 

[36] Andrady A L.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1, 62(8): 1596-1605. 

[37] Wang Fei, Li XiaoYan. The partition behavior of perfl-

uorooctanesulfonate (PFOS) and perfluorooctanesul-

fonamide (FOSA) on microplastics[J]. Chemosphere 

journal homepage, 2015, 119: 841-847.  

[38] Rios Mendoza L M, Jones P R. Characterisation of 

microplastics and toxic chemicals extracted from mi-

croplastic samples from the North Pacific Gyre[J]. En-

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5, 12(5): 611-617. 

[39] Welden N A, Cowie P R. Long-term microplastic reten-

tion causes reduced body condition in the langoustine, 

Nephrops norvegicu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6, 

218: 895-900. 

[40] Chua E M, Shimeta J, Nugegoda D, et al. Assimil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from microplastics 

by the marine amphipod, Allorchestes compress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 48(14): 

8127-8134. 

[41] Zettler E R, Mincer T J, Amaral-Zettler L A. Life in the 

“plastisphere”: microbial communities on plastic ma-

rine debri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13): 7137-7146. 

[42] Amaral-Zettler L A, Zettler E R, Slikas B, et al. The 

biogeography of the Plast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pol-

icy[J]. Frontiers in Ecology & the Environment, 2016, 

13(10): 541-546. 

[43] Wright S L, Thompson R C, Galloway T S. The phy-

sical impacts of microplastics on marine organisms: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3, 178(1): 483- 

492. 

[44] Boren L J, Morrissey M, Muller C G, et al. Entangle-



 

138 海洋科学  / 2018年  / 第 42卷  / 第 3期 

ment of new zealand fur seals in man-made debris at 

Kaikoura, New Zealand[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06, 52(4): 442-446. 

[45] Votier S C, Archibald K, Morgan G, et al. The use of 

plastic debris as nesting material by a colonial seabird 

and associated entanglement mortality[J]. Marine Pol-

lution Bulletin, 2011, 62(1): 168-172. 

[46] Casale P, Affronte M, Insacco G, et al. Sea turtle 

strandings reveal high anthropogenic mortality in Ital-

ian waters[J]. 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 Fresh-

water Ecosystems, 2010, 20(6): 611-620. 

[47] Vélez-Rubio G M, Estrades A, Fallabrino A, et al. Ma-

rine turtle threats in Uruguayan waters: insights from 

12 years of stranding data[J]. Marine Biology, 2013, 

160(11): 2797-2811. 

[48] Rochman C M, Hoh E, Kurobe T, et al. Ingested plastic 

transfers hazardous chemicals to fish and induces hepatic 

stress[J]. Scientific Reports, 2013, 3(7476): 1-7. 

[49] Avio C G, Gorbi S, Regoli F. Experimental develop-

ment of a new protocol for extraction and characteriza-

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fish tissues: First observations 

in commercial species from Adriatic Sea[J].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5, 111(10): 18-26. 

[50] Wilcox C, Van S E, Hardesty B D. Threat of plastic 

pollution to seabirds is global, pervasive, and increas-

ing[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

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8): 

11899-11904. 

[51] Carpenter E J, Smith K L. Plastics on the Sargasso Sea 

Surface[J]. Science, 1972, 175(4027): 1240-1241. 

[52] Masó M, Garcés E, Pagès F, et al. Drifting plastic de-

bris as a potential vector for dispersing Harmful Algal 

Bloom (HAB) species[J]. Scientia Marina, 2003, 67(1): 

107-111. 

[53] Lee K W, Shim W J, Kwon O Y, et al. Size-dependent 

effects of micro polystyrene particles in the marine co-

pepod Tigriopus japonicu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19): 11278-11283. 

[54] Yang D, Shi H, Li L, et al.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able salts from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49(22): 13622-13627. 

[55] Li J, Yang D, Li L, et al. Microplastics in commercial 

bivalves from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5, 

207: 190-195. 

[56]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5)[EB/OL]. 2016- 

09-20. http: //www.soa.gov.cn/zwgk/hygb/zghyhjzlgb/.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lletin of the qual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

ment (2015) [EB/OL].2016-09-20. http: //www.soa.gov. 

cn/zwgk/hygb/zghyhjzlgb/.  

[57] 刘垠、陈瑜. 食盐中竟含有微塑料, 当心这种“海洋里

的 PM2.5” [N]. 科技日报, 2017-9-6. 

Liu Yin, Chen Yu. Salt contains micro-plastics, beware 

of this “PM2.5 in the ocean”[N].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Daily, 2017-09-06. 

[58] Thompson R C.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

ment: Sources,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M]. German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185-200. 

[59] Zhou P, Huang C, Fang H, et al. The abundance, com-

position and sources of marine debris in coastal sea-

waters or beaches around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hin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1, 62(1-2): 

1998-2007. 

[60] Zhao S, Zhu L, Li D. Characterization of small plastic 

debris on tourism beach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15, 1: 

55-62. 

[61] Zhang W, Ma X, Zhang Z, et al. Persistent organic pol-

lutants carried on plastic resin pellets from two beaches 

in China[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9(1-2): 

28-34. 

[62] Qiu Q, Peng J, Yu X, et al. Occurrence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coastal marine environment: First observation on 

sediment of China[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8(2): 274-280. 

[63] 周倩, 章海波, 周阳, 等. 滨海潮滩土壤中微塑料的

分离及其表面微观特征[J]. 科学通报, 2016, 61(14): 

1604-1611. 

Zhou Qian, Zhang Haibo, Zhou Yang, et al. Separation 

of microplastics from a coastal soil and their surface 

microscopic features[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14): 1604-1611. 

[64] Zhao S. Suspended Microplastics in the Surface Water 

of the Yangtze Estuary System, China: First Observa-

tions on Occurrence, Distribution[C].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4, 86(1-2): 562-568. 

[65] Zurcher N A. Small plastic debris on beaches in Hong 

Kong: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66] Fok L, Cheung P K. Hong Kong at the Pearl River Es-

tuary: A hotspot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9(1-2): 112-118. 

[67] Tsang Y Y, Mak C W, Liebich C, et al.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marine waters and sediments of Hong 

Kong[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7, 115(1-2): 20- 

28. 

[68] Kuo F J, Huang H W. Strategy for mitigation of marine 

debris: Analysis of sources and composition of marine 

debris in northern Taiwan[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4, 83(1): 70-78. 

[69] Kunz A, Walther B A, Löwemark L, et al.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y of microplastic on sandy beaches along the 



 

 Marine Sciences / Vol. 42, No. 3 / 2018 139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6, 111(1-2): 126-135. 

[70] Zhao S, Zhu L, Li D. Microplastic in three urban estuaries,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5, 206: 597-604. 

[71] 孙承君 , 蒋凤华 , 李景喜 , 等 . 海洋中微塑料的来

源、分布及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进展[J]. 海洋科学进展, 

2016, 34(4): 449-461. 

Sun Chengjun, Jiang Fenghua, Li Jingxi, et al. The re-

search progress in source,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an-

d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marine microplastics[J]. Ad-

vances in Marine Science, 2016, 34(4): 449-461. 

[72] Zhao S, Li D. Microscopic anthropogenic litter in ter-

restrial birds from Shanghai, China: Not only plastics 

but also natural fiber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

ronment, 2016, 550: 1110-1115. 

[73] Zhang K, Gong W, Lv J, et al. Accumulation of floating 

microplastics behind the Three Gorges Dam[J].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2015, 204: 117-123. 

[74] Zhang K, Xiong X, Hu H, et al. Occurrence and char-

acteristics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Xiangxi Bay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

ence & Technology, 2017, 51(7): 3794-3801. 

[75] 王元元, 李先国, 张大海. 沉积物中微塑料的提取方

法研究[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16(1): 105-109. 

Wang Yuanyuan, Li Xianguo, Zhang Dahai. Study of 

methods for extracting microplastics in sediments[J]. 

World Sci-Tech R & D, 2016(1): 105-109. 

[76] Cole M, Lindeque P, Halsband C, et al. Microplastics as 

contaminant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1, 62(12): 2588-2597. 

[77] Castañeda R A, Avlijas S, Simard M A, et al. Micro-

plastic pollution in St. Lawrence River sediments[J]. 

Journal Canadien Des Sciences Halieutiques Et Aqua-

tiques, 2014, 71(1): 21-40.  

[78] Fendall L S, Sewell M A. Contributing to marine pollu-

tion by washing your face: microplastics in facial clean-

sers[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09, 58(8): 1225- 

1228. 

[79] Costa M F, Ivar J A , Silva-Cavalcanti JS, et al. On the 

importance of size of plastic fragments and pellets on 

the strandline: a snapshot of a Brazilian beach[J]. En-

vironmental Monitoring & Assessment, 2010, 168(1-4): 

299-304. 

[80] Duis K, Coors A. Microplastics in the aquatic and ter-

restrial environment: sourc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personal care products), fate and effects[J]. Environ-

mental Sciences Europe , 2016, 28 (1): 2-27.    

[81] Gregory M R. Plastic ‘scrubbers’ in hand cleansers: a 

further (andminor) source for marine pollution iden-

tified[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96, 32(12): 867- 

871. 

[82] Patel MM, Goyal BR, Bhadada SV, et al. Getting into 

the brain: approaches to enhance brain drug delivery[J]. 

Cns Drugs, 2009, 23(1): 35-58.  

[83] Mailhot B, Morlat S, Gardette J L. Photooxidation of 

blends of polystyrene and poly (vinyl methyl ether): 

FTIR and AFM studies. Polymer[J]. Polymer, 2000, 

41(6): 1981-1988.  

[84] Murphy F, Ewins C, Carbonnier F, et al. Wastewater 

treatment works (WwTW) as a source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 (11): 5800-5808. 

[85] Zalasiewicz J, Waters C N, Ivar A, et al. The geological 

cycle of plastics and their use as a stratigraphic indicator 

of the Anthropocene[J]. Anthropocene , 2016, 13: 4-17. 

[86] Leslie H A, Moester M, Do-Kreuk M K, et al. Verken-

nende studie naar lozing van microplastics door rwzi’s[J]. 

Civil Engineering & Geosciences, 2012, 15(14): 45-47. 

[87] Alomar C, Estarellas F, Deudero S. Microplastic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deposition in coastal shallow sedi-

ments, spatial variation and preferential grain size[J].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2016, 115: 1-10. 

[88] Cole M, Lindeque P K, Fileman E, et al. Microplastics 

alter the properties and sinking rates of zooplankton 

faecal pelle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6): 3239-3246.  

[89] Clark JR, Cole M, Lindeque P K, et al. Marine mi-

croplastic debris: a targeted plan for understanding and 

quantifying interactions with marine life[J]. Frontiers 

in Ecology & the Environment , 2016, 14 (6): 317-324. 

[90] Setala O, Norkko J, Lehtiniemi M. Feeding type affects 

microplastic ingestion in a coastal invertebrate com-

munity[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6, 102(1): 95- 

101. 

[91] Romeo T, Pietro B, Pedà C, et al. First evidence of 

presence of plastic debris in stomach of large pelagic 

fish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J]. Marine Pollution Bul-

letin, 2015, 95 (1): 358-361.  

[92] Teuten E L, Saquing J M, Knappe D R, et al. Transport 

and release of chemicals from plastics to the environ-

ments and to wildlife[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09, 364(1526): 2027- 

2045. 

[93] 杨军 , 宋怡玲 , 秦小燕 . 聚乙烯塑料的生物降解研

究[J]. 环境科学, 2007, 28(5): 1165-1168. 

Yang Jun, Song Yiling, Qin Xiaoyan. Bio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7, 28(5): 

1165-1168. 

[94] 王琳霞. 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J]. 塑料科技, 2002, 1: 

37-41. 

Wang Linxia. Biodegradable polymeric material[J]. Plas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2, (1): 37-41. 



 

140 海洋科学  / 2018年  / 第 42卷  / 第 3期 

[95] Cornell J H, Kaplan A M, Rogers M R. Biodegrada-

bility of photooxidized polyalkylenes[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0, 29(8): 2581-2597. 

[96] Krupp LR, Jewell WJ. Biodegradability of modified 

plastic films in controlled biological environmen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1992, 26(1): 

193-198. 

[97] Huang J C, Shetty A S, Wang M S. Biodegradable plas-

tics: A review[J]. Advances in Polymer Technology, 

1990, 10: 23-30. 

[98] Mochizuki M, Hayashi T, Nakayama K, et al. Studies 

on biodegradable poly(Hexano-6-Lactone) fibers[J]. 

Pure & Applied Chemistry, 1999, 71(11): 2177-2188. 

[99] Aamer A, Shah, Hasan F, et al. Isolation of Fusarium sp. 

AF4 from sewage sludge, with the ability to adhere the 

surface of polyethylene[J]. African Journal of Micro-

biology Research, 2009, 3(10): 658-663. 

[100] Bonhomme S, Cuer A, Delort A M, et al. Environ-

mental bio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J]. Polymer 

Degradation & Stability, 2003, 81: 441-452. 

[101] 罗贝旭. 聚乙烯降解菌的筛选、鉴定和降解特性的研

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Luo Beixu. 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strains de-

grading polyethylene (PE) and researches on degrada-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BX-2 strian[D]. Cheng Du: Si-

chuan Normal University, 2013. 

[102] 胡逸晨. 细菌 Microbacterium sp.4-7 降解聚乙烯[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5. 

Hu Yichen. 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 by microbac-

terium sp.4-7[D]. Wu Han: Hua 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5. 

[103] Weiland M, Daro A, David C. Biodegradation of ther-

mally oxidized polyethylene[J]. Polymer Degradation 

& Stability, 1995, 48(2): 275-289. 

[104] Roy P K, Hakkarainen M, Varma I K, et al. Degradable 

polyethylene: fantasy or real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1, 45(10): 4217-4227. 

[105] Maeng J H, Sakai Y, Tani Y, et al. Isolation and charac-

terization of a novel oxygenase that catalyzes the first 

step of n-alkane oxidation in Acinetobacter sp. strain 

M-1[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96, 178(13): 3695- 

3700. 

[106] Orhan Y, Büyükgüngör H. Enhancement of biodegra-

dability of disposable polyethylene in controlled biolo-

gical soil[J].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 Biodeg-

radation, 2000, 45(1): 49-55. 

[107] Scheller U, Zimmer T, Kärgel E,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alkane and fatty acid hydroxylating cytochrome 

P450 forms 52A3 and 52A4[J]. Archives of Bioche-

mistry & Biophysics, 1996, 328: 245-254. 

[108] 薛颖昊, 曹肆林, 徐志宇, 等. 地膜残留污染防控技

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 2017, 

36(8) : 1595-1600. 

Xue Yinghao, Cao Silin, Xu Zhiyu, et al. Status and 

trends in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prevent plastic 

film residual pollution[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7, 36(8) : 1595-1600.                            

[109] 李琳琳, 高佳, 杨翔华, 等. 可降解塑料的生物降解

性能研究进展[J]. 湖北农业科学, 2013, 52(11): 2481- 

2485. 

Li Linlin, Gao Jia, Yang Xianghua, et al. Research pro-

gress in biodegradability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J]. 

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3, 52(11): 2481-2485. 

[110] 毛海龙, 白俊岩, 姜虎生, 等. 可降解塑料的微生物

降解研究进展[J]. 微生物学杂志, 2014(4): 80-84. 

Mao Hailong, Bai Junyan, Jiang Hushe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degradable plastics[J].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14(4): 80-84. 

[111] Desforges J P W, Galbraith M, Ross P S. Ingestion of 

microplastics by zooplankton in the northeast pacific 

ocean[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 

Toxicology, 2015, 69(3): 320-330. 

[112] Long M, Moriceau B, Gallinari M,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plastics and phytoplankton aggregates: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fates[J]. Marine Chemistry, 

2015, 175: 39-46. 

[113] Katija K, Choy C A, Sherlock R E, et al. From the sur-

face to the seafloor: How giant larvaceans transport 

microplastics into the deep sea[J]. Science Advances 

2017; 3(8): 1-5. 

[114] Chatterjee S, Roy B, Roy D, et al. Enzyme-mediated 

biodegradation of heat treated commercial polyethylene 

by Staphylococcal species[J]. Polymer Degradation & 

Stability, 2010, 95(2): 195-200. 

[115] 杨晓宽. 黄孢原毛平革菌锰过氧化物酶基因(MnP2)的

克隆[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3(4): 45-49. 

Yang Xiaokuan. Molecular clone of cDNA encoding man-

ganese peroxidase (MnP2) from Phanerochaete chryso-

sporium[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23(4): 45-49. 

[116] Nelson D L, Cox M M. 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

chemistry (5th ed)[M].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04, 635-639.  

[117] Chua T, Min T, Yang M. Degradation of Poly (ε-capro-

lactone) by thermophilic Streptomyces thermoviolaceus 

subsp. thermoviolaceus 76T-2. Anb Express[J]. Amb 

Express, 2013, 3(1): 1-7. 

[118] Shirakura YF, Saito T, OTmita K. Degardation of Poly 

(3-hydroxybuytrate) by Poly (3-hydroxybutyrate) dePoly-

mearse from Alealigenes faeeails TI[J]. Biochim Biophys 

Acta 1986; 880: 46-53. 

[119] Williams D F. Enzymic hydrolysis of polylactic acid[J]. 



 

 Marine Sciences / Vol. 42, No. 3 / 2018 141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1981, 10(1): 5-7. 

[120] 刘玲绯, 李凡, 林秀梅, 等. 1株聚乳酸降解细菌的筛

选、鉴定及产酶研究[J]. 微生物学杂志, 2011, 31(5): 

7-13. 

Liu Lingfei, Li Fan, Lin Xiumei, et al. Isolation, identi-

fication and enzyme producing conditions of poly-l- 

lactic acid (PLA)-degrading bacillus sp. Strain DSL09[J].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11, 31(5): 7-13. 

[121] 章海波, 周倩, 周阳, 等. 重视海岸及海洋微塑料污

染加强防治科技监管研究工作[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10): 1182-1189. 

Zhang Haibo, Zhou Qian, Zhou Yang, et al. Raising 

concern about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coast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re-

searches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31(10): 

1182-1189.  

[122] 孙晓霞 . 海洋微塑料生态风险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地球科学进展, 2016, 31(6): 560-566. 

Sun Xiaoxia.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risk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Ocean[J]. Adva-

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6, 31(6): 560-566. 

[123] 兰冬东, 李冕, 许妍, 等. 渤海水质监测站位优化研

究[J]. 海洋科学, 2016, 40(4): 88-93. 

Lan Dongdong, Li Mian, Xu Yan, et al. Layout optimi-

zation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in the Bohai 

Sea[J]. Marine Sciences, 2016, 40(4): 88-93. 

[124] 周倩, 章海波, 李远, 等. 海岸环境中微塑料污染及

其生态效应研究进展 [J]. 科学通报 , 2015, 60(33): 

3210-3220. 

Zhou Qian, Zhang Haibo, Li Yuan, et al. Progress on 

microplastics pollution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s i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5, 

60(33): 3210-3220.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Marine Microplastics Conta-
mination in the Chinese Oceans 

WANG Xi-xi1, QU Chang-feng1, 2, WANG Wen-yu1, AN Mei-ling1, MIAO Jin-lai1, 2 
(1.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266061, China;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Drugs and Bioproducts of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235, China) 

Received: Oct. 30, 2017 
Key words: microplastics; plastic pollution;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odegradation; biological enzymes 
 

Abstract: Plastic garbage enters into oceans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global plastic pollution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 Microplastics have been found to be wide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grim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even into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The development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eliminating plastic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processes of plastic degradation, the species of organisms used, and related degrading 

enzymes. This study will ultimate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a 

great amount of public attention. However, as yet, there has been scant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egrada-

tion of 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is re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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